
1 

儒家與現代人生 
一、引言 

今天是孔子誕辰二千五百五十九年的紀念日。緬懷至聖先師，最

具體的方法是「溫故而知新」，認清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，進而身體

力行，努力實踐他的教導，盡到承先啟後的責任。這不僅是個人的身

心安頓所需，也是社會穩定發展，文化賡續創新的契機所在。 
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學說「究竟」有何主張？它對現代人還有指

導作用嗎？首先，它在歷史上的際遇十分複雜，從西漢董仲舒倡議「

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開始，儒家就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與利用，扮演

安定社會的主導思想。二千多年的專制政體可以用「陽儒陰法」一詞

來描述，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，裡面採取法家的手段，等到國家陷入

困境，就把責任推給了儒家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儒家的詮釋，為了配合

統治階級的需要，形成僵化而封閉的教條，也就不足為怪了。 
於是，一般人對儒家的刻板印象成為：重視群體和諧而忽略個體

差異，講究人情面子而忘了真誠坦蕩，最後淪為不講道理的三綱五常

，與不分黑白的醬缸文化。像這樣的儒家難免讓人望而生畏生厭。但

是，這是儒家的真正內涵嗎？這是孔子立說的原始精神嗎？答案顯然

並非如此。 
其次，現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導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趨勢下，變

得既豐富又複雜。我們身處其中，容易覺得忙碌、盲目而茫然。許多

學者以「後現代主義」一詞為其標籤，意思是：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免

於受質疑及被否定，由此形成價值中立或「只問事實不問價值」的現

象。這種接近虛無主義的廢墟狀態，正是人類心靈的最大挑戰。針對

這種處境，孔子思想能夠提出什麼解藥？如果經由適當研究，發現儒

家學說可以救治人類的時代之疾，那將不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幸運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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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全人類的幸運。 
本文將依序探討以下三個主題：一、孔子在重視群體和諧時，並

未忽略個體的主體價值；若是不談行動者的主體，人生又如何可能建

構真善美聖等價值呢？二、相對於西方（以猶太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

蘭教這三大一神教為代表）所揭示之人類普遍具有「罪惡感」，儒家

所側重的是人類應該有其「羞恥感」。這兩種觀點反映的都是人性不

完美，因而需要進行修練，那麼今日又該怎麼做呢？三、儒家顯示深

刻的「悅樂精神」，對人生充滿嚮往，要以個人力量承擔造福眾生的

責任，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論是值得深究的。孔子的言行在上述三個

主題都有精準的見解與示範，且讓我們略說大概。 
二、個體與群體 

孔子主張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認為實踐人生理想的主動力

量在於人。他心目中的人是不分階級、族群與貧富差異的，所以在得

悉家中馬廄失火時，他的當下反應是「曰：傷人乎？不問馬。」因此

推崇孔子為人文主義者，說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懷，乃是合宜的判斷。 

問題在於：孔子所謂的「人」，一般都被認定側重於群體，這是

正確的觀察嗎？譬如他的核心觀念是「仁」，而「仁」字「從人從二

」，自然不離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，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分辨：孔子是

否注意到道德行為的主體是個人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 

一方面，孔子對人的期許是：「君子求諸己，小人求諸人」；「

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」。這裡的「己」顯然是指個體而言，

君子與學者應該有此自覺。另一方面，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，

最典型的話語是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不可奪志也。」百姓心中打

定了主意，誰都無法再去左右他。在道德修行上更是如此，孔子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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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

往也。」要進要止，全在於「吾」自己的選擇。 

為何需要強調個體呢？因為不論群體如何相處，道德價值的主體

必須是個人，並且是真誠的個人。像「巧言令色，鮮矣仁。」一語，

不是暗示我們行仁的條件是真誠嗎？有真誠才有動力，也才能從事道

德實踐，所以孔子會說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若不真

誠，又如何可能「欲」仁？同時這個「我」自然是就個體而言的。 

《論語》中最受誤解的章節之一，是「顏淵問仁。子曰『克己復

禮為仁。』」這一段。關於「克己復禮」許多學者的理解是「克制（

或約束）自己的欲望，去實踐禮儀的規範」。但是讀完本段全文，會

發現孔子所說的更可能是「能夠自己作主，去實踐禮儀的規範」，因

為他接著談到「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「由己」是主動，「由人

」是被動；若要走上人生正途（仁），就必須「化被動為主動」，經

過個體的自覺與自動，真誠而願意「復禮」（實踐禮儀的規範）。 

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個體將會表現讓人驚訝讚嘆的力量，在《孟子

》書中有一段話，就是談到三種勇敢時，最高層次的示範是底下這句

話：「自反而不縮，雖褐寬博，吾不惴焉？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

矣！」通常我們會因為這句話出於《孟子》而以為那是孟子之語。事

實上，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轉述的孔子之語。我若反省自己，發現自

己理屈，那麼就算面對平凡百姓，我不覺得害怕嗎？然後，反省自己

，發現自己理直，那麼就算面對千人萬人，我也向前走去。 

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」這句話中的「千萬人」不是指群體嗎？群

體若是表現偏差的觀念與作為，「吾」這個個體不僅毫不妥協，並且

要擇善固執、起而對抗的。孟子由此發展出「大丈夫」的人格典型，

其表現為「富貴不能淫，貧賤不能移，威武不能屈」。試問：天下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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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比這句話更能顯示個體的尊嚴與獨特價值的嗎？ 

當然，儒家思想重視個體，其重點不是今日社會在民主與法治的

基礎上所保障的人權，而是肯定：每一個人在道德實踐上都有不可逃

避的責任，因而也有不可抹殺的尊貴價值。這也是孟子所謂「人人有

貴於己者」的意思。 

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，會發現「群體」的作用遠大於「個體」

。這也許是個客觀事實，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，向孔子請教的

話，就會察覺原來孔子的觀念是兼顧群體與個體，並且在兩者之間保

持一種動態平衡的。孔子的觀念對於現代人生仍然深具啟發性，其故

在此。他所啟發的不只是我們華人世界，也將是全人類。道德行為的

主體是個人，而道德實踐的條件與效應則不離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

關係。能由個體的真誠出發，「己所不欲，勿施於人」的理想才能真

正普遍推廣開來。 

三、羞恥心與罪惡感 

就人的現狀而言，中西雙方的文化都強調修養是不可或缺的。為

何需要修養？因為人性並非生而完美。關於「完美」 的判斷，是不能

脫離一個參考標準的。以主導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為例，就在其教義

中談到人的「原罪」。他們相信上帝是完美的，並且上帝所造的人也

應該是美好的，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們與上帝所訂的盟約，亦即

犯了罪，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。換言之，人在面對完美的上帝時，不

免自覺其「罪惡感」，然後只有憑藉虔誠信仰與真心懺悔才有可能獲

得救贖。這種罪惡感對心靈的影響是極其深重的。心理分析學家佛洛

伊德說：「許多人因為罪惡感而犯罪。」這句聽來像是顛倒的語句，

其實充分反映了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靈狀態。 

如果說「罪惡感」是個體在面對無限完美的上帝時所自覺的無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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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卑屈，那麼「羞恥心」呢？羞恥心是個體在面對「群體」所要求的

標準時，所自覺的不足與慚愧。個人不能脫離人群社會而生活，任何

社會都有自己的一套言行禁忌與評價系統，那麼當一個人自己覺察或

者被人指稱未達此一要求標準時，就會產生羞恥心。 

問題在於：一個社會的言行標準是否正確無誤？這個問題涉及政

治、教育、輿論所形成的社會風氣。譬如，「笑貧不笑娼」 是偏差的

風氣，但同時也是一部分客觀的事實。那麼，要如何導正類似的風氣

呢？在進行導正工作時，誰又有權認定自己代表了真理呢？ 

在孔子看來，這裡應該考慮的是雙重挑戰：一方面，每一個人都

要有羞恥心，努力朝著社會標準去行動。這時所謂的標準體現於禮儀

與法律。孔子顯然認為禮儀才是正途。他說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

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禮，有恥且格。」至於讀書人，孔子

的期許是：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

」至於如何判斷邦之有道無道，則是另一問題。 

另一方面，羞恥心還有向內自省的層次，這就涉及真誠覺悟自身

言行了。若是自身言行不一，則是可恥的，如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行

」；若是與人相處而表裡不一，也是可恥的，如「匿怨而友其人」。

讀書人的首要條件是「行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不辱君命」，在此，「

行己有恥」當然是出於高度的自我要求。到了孟子，更宣稱「人不可

以無恥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」「羞恥心」的另一說法是「羞惡之心

」，乃是孟子著名的「心之四端」之一，是一個人行「義」的基礎。

到《中庸》，則又把恥與「勇」聯在一起，「知恥近乎勇」。在這一

方面，羞恥心來自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要求，其判斷標準不再侷限於

社會規範，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，直接面對儒家所信仰的「天」了。

正是因為如此，孟子在談到人生三樂時，會強調「仰不愧於天，俯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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怍於人」。這種兼顧天人要求的羞恥心是值得我們深入理解的。 

在比較中西文化時，如果由「羞恥心」與「罪惡感」這兩種角度

去省思，可以得到什麼啟發呢？以罪惡感來說，它源自個人面對上帝

時的特殊心態，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不信上帝。一旦不信上帝，即有

可能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困境，然後就會出現杜思妥也夫斯基小說中

所擔心的大問題：「如果上帝不存在，我為何不能為所欲為？」 

再以羞恥心來說，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準或個人良知的要求。

如果只看社會標準，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、功利化、空洞化，而這

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。若是回溯孔子的原意，則不能忽略個人

良知，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無限完美為目標。個體的生命價值完全

體現於他自覺對人群的責任上。孔子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 同時他的志

向是「老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。天命與兼善天下，亦即「

修己以安百姓」，是孔子的人生目標。真正的羞恥心應該帶人走向孔

子所描述的這種志節。 

四、悅樂精神與憂患意識 

孔子所創始的儒家，總是顯示中庸之道。這種中庸，並非靜態的

不偏不易，而是充滿動態而均衡的力量。就個人的生命而言，真誠與

否是個關鍵。只要真誠，就會由內心產生自我要求的力量，敦促自己

主動去行善避惡。這種觀點可以用「人性向善」一詞來槪括。「向」 代

表力量，「善」 則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。 

於是，站在「人性向善」的基礎上，人生之道自然就是「擇善固

執」，而人生理想除了「止於至善」 還能有其他選擇嗎？明白這個道

理並且努力實踐，無異於逐漸完成自己的人性，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

「悅樂精神」。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，不論他的遭遇是窮達

順逆，都不影響他內心的喜悅與快樂。孔子描寫自己「飯疏食，飲水



 7

，曲肱而枕之，樂亦在其中矣」；他肯定顏淵的傑出之處在於「一簞

食，一瓢飲，在陋巷，人不堪其憂，回也不改其樂」。到了孟子，依

然不忘這種人人皆可獲得的快樂，並且具體歸結其契機在於真誠。他

說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樂莫大焉。」個人若想快樂，則

對萬物一無所求，只須反省自己，覺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誠。這還是人

生之至樂呢！孔子說：「君子坦蕩蕩。」成為君子，是人人皆有同樣

的可能性的，全看自己是否立志而已。 

不過，如果把「善」界定為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係，就不能避

免一種情況，亦即儒家總是懷著憂患意識。即使像堯與舜這樣的聖王

，在面對「修己以安百姓」與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」這樣的理想時，

仍然會覺得自己力有未逮，亦即「堯舜其猶病諸」。孔子心目中的仁

者，須以「己欲立而立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為其奮鬥目標，而這項目

標所帶來的永恆而無限的壓力，正是憂患意識的來源。 
孟子說得更為直接：「飽食、煖衣，逸居而無敎，則近於禽獸。

」這正是人類的狀況：若無教育，或者未受適當教育，則百姓的表現

是與動物相近的。這種觀點顯然與「人性本善」毫不相容。君子所擔

心的即在於此。天下若要安定，須由先知先覺之士發揮其責任心，用

以啟迪後知後覺之人，再由此形成優良的社會風氣，大家一起走向人

生的光明坦途與幸福之道。 
孟子在揭示「天將降大任於斯人也」這段大道理時，結論是「然

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樂」。人在憂患中可以生存下去，在安樂中卻

難免於滅亡。所憂患的是雙方面：自己是否擇善固執、日進於德？自

己是否「與人為善」，是否偕同相關的人（包括依自己職責而有互動

關係的百姓）一起走向善途？ 
《中庸》認為「天地雖大，人猶有所憾」。《易傳》指出「作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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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其有憂患乎」。這些都是一脈相承的儒家觀念。其背後對人性的

見解，並非宋儒（以朱熹為代表）以來所謂的「人性本善」，而是我

們今日重新詮釋的「人性向善」。由於人性只是向善，所以人生必須

擇善固執。由於善是指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係，此一關係要求我自

己在力求完美時也要協助別人如此。「別人」一詞包括由近及遠的天

下所有的人在內。如此一來，儒家的憂患意識就成為人生謹言慎行、

修德講學、立人達人、兼善天下的動力來源了。 

悅樂精神與憂患意識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，其實這兩者是不可

分離的整體。有悅樂而無憂患，則人生若非侷限於狹隘的利己，就是

浮游於表面的享樂；有憂患而無悅樂，則人生又將懷憂喪志，患得患

失，徒勞無功而苦不堪言。儒家能夠兼取二者，使人在悅樂之時心存

憂患意識，在憂患之中又能保持悅樂精神。如此方可「知其不可而為

之」，繼續以充分的信心與昂揚的鬥志向著人生的理想前進。我們學

習孔子思想，能夠把握上述原則，在面對現代人生的考驗時，自然比

較容易體會君子之道，「知者不惑，仁者不憂，勇者不懼」，然後「

居天下之廣居，立天下之正位，行天下之大道」。 

五、結論 

沒有人是生而完美的，也沒有人不可能走向完美。「完美」一詞

在今日看來，包括「幸福」在內 。其根苗在於人性，其花果則展現於

多采多姿的現代人生。多樣的選擇讓人無所適從，這時所需要的是一

套通情達理、取精用宏的價值觀，而孔子所始創的儒家思想是「極高

明而道中庸」，兼顧《尚書》 所謂「正德、利用、厚生」三方面的要

求，引領我們由真誠而主動行善，因行善而造福人群，並在此一過程

中也逐漸修成正果，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課。 

我們學習孔子思想，若能在重視群體和諧時也肯定個體的主體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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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主動性，那麼在面對現代社會的風潮衝擊與時尚誘惑時，就不難把

持自己的方向。我們在修養自己時，要時時警覺羞恥心，言行不僅合

乎社會規範的標準，更要安於真誠的良知，進而上達無愧於天地神明

的境界。我們身為知識份子與為民服務的公僕，總是希望造福百姓，

因而難免於憂患意識；這時不能忘記孔子的悅樂精神，不但要苦中作

樂，還要以苦為樂，甘之如飴，因為這一切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

提升與完美。 

紀念孔子誕辰，不再是例行公事，而是要學習一套完整而正確的

價值觀，使孔子的見解在現代人生得到驗證的機會，讓世人肯定孔子

思想對現代人類的重大意義。 




